徐 锡 麟 传

陈去病

自丙午以来，清廷畀端方镇江南，方杂遣贩夫走卒，刺探党人阴事，捕缚入狱者踵相接，故革命党人愈愤。丁未五月二十八日，遂有会稽徐锡麟枪毙皖抚恩铭事。警耗遥达，北廷震慑，而徐卒以救援梗绝，力竭而死。呜呼，烈哉！谨按：君讳锡麟，字伯荪，会稽东浦人也。少读书，通大义，然恒失父爱，乃益自刻厉，试辄冠其曹。郡邑吏多之，争欲一出其门下为荣。以诸生中副榜，既复悔之，乃集资设书肆，假以物色豪杰。继益从事教育，应绍兴府校之聘，精研算数，制星球仪及舆地图等，见者感叹勿及。尝至日本观察博览会，归益有志经世。以为宗邦之削弱，实源于祖国之陆沉，遂慨然以恢复为已任。适邑人某某旅上海，结合暗杀团，君缘某君之介绍，投身入会。归乃运动绍属会党，尽交其酋豪，旁及金华诸府，由是草泽间往往知君名。继念浙省会党，知识浅暗，莫若稍事教练，以兵法相勒。乃与某某君谋创设大通师范学堂于绍兴。于普通科目外，尤重体操，六阅月而课毕。由是绿林之豪，麇集其间，而势力亦益盛。又念非握兵柄，则不足举大计，乃同某君等共假金某氏，得数万金，以捐纳得道员。又得俞廉三之助，伪设奇策，以千张之洞、袁世凯，欲假官力东游，投身陆军学校，乃束装再渡日本，而日人以君体孱，禁勿与。然君固娴习武事者，双目虽短视，顾精于枪术，所发罔不中，皖事之成即肇端于此。君既返国，乃取某氏所贷余金，运动满洲政府，尽罄其财。昔与君同事者，莫测君所为，争怪怨之。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补道。当其莅皖也，先乞俞廉三为助，并得清庆王奕劻及杭州将军长某书，携以谒恩铭。恩铭者，庆，长戚也。方任皖抚，因大器之，立命会办警察学堂事。以是君遂得稍稍抒发其意气矣。尝值炎夏，君卓立于赤日中，戎装剑佩，躬自督练，仪观伟然。皖酋以为能，立奏请加二品衔。而不知君报国热忱日益磅礴，固将食其肉而寝其皮也。端方既仇杀党人，皖酋心动，下令戒严。君闻之，窃独悲愤，谓祸根不除，终且滋蔓，则神州黄胤宁有重见天日之期耶？乃密约海外同志，迅疾赴皖，共图举事，期五月二十八日。会警察生将毕业，君乃遍邀皖中官吏莅堂观礼，亦期五月二十八日。而恩酋欲速，君对以未集，恩酋乃召其校执事顾松问之。松唯唯从命，遂改五月二十六日举行毕业礼。君虑坚持即谋将泄，从之即后援尚未至，实已无可如何。不如先发以待天命，遂从之。期近，君日召诸生，讨厉綦切，继以涕泣，诸生咸为感动。又密与同志陈伯平渊、马子畦宗汉，严为戒备。二君皆诺之。至日，恩酋以下咸戾止，君始终虑谋泄，坐既定，君谕教员某下键，某承命远遁。嗣命顾松，以松固知情者，至是乃忽反汗，君大愤恨，立击杀之，遂还击恩酋于堂。枪连发，皆中之，并伤及其左右，独藩、学、臬以下伪吏皆纷纷夺门逾垣遁。恩酋尚未死，其左右急牵之，君复击洞其腹，及巡抚署而死。临死，犹谓人曰：“徐道击我，徐道击我。”故其下遂发兵击君。君知事败，急率众据军械局。放枪，枪子竭。发炮，炮机关绝。遂被围，陈伯平死之，君复走，为追者所及，卒就擒。至按察司署，官吏咸临讯，君侃侃不讳，词气甚正，遂杀之。剖其心以祭恩酋云，而马宗汉亦死。

